
老钟 的 故 事
（ 报告 文 学 ）　刘 俊 华

他墩墩的个儿，胖
胖的 身 躯，虽 五 十 出
头，两 鬓却 过早地染上
了白 霜。他是个常年和
水、气打 交道平凡而普
通的管 道 工，在 西安仪
表厂 两万多 名 职工 家属
中，他的 名 字 家 喻 户
晓。他就是 省、市 劳动
模范钟 宪壁 。

老钟 过年
大年三十，家 家 户

户忙着蒸 、煮、炸，处
处香 味扑 鼻，一片节 日
气氛。老钟 爱 人 许 凤
云，知道指 望 不 上 老
钟，因 为 过 年过节，正
是抢修 各种管道的大好 时机，他现在正和管修组
在厂 里加班，抢修平时漏水漏 气的 管道，以便年
后保 证 正 常 运行 。

老许 炒 好菜，温好 酒，全家等 着 老 钟 归来 ，
可只 等 等 不 见他，她到楼下打 电话一问，才 知下
班一个 小时 了 ，她一听 真不是味，年三十 还 串 门
聊天 。

老钟 真有时 间 串 门 聊 天？他加 完 班刚进福利
区大 门，楼下 围 了一堆人，一 看，是 楼 里下水道
不通 了 ，臭水四 处 流 淌。老 钟二话 没说，从一个
人手里接过竹皮 便 跳 进臭 气熏 天的 下水井。他一
会在 污 水井里捅，一会 又跑到室 内厕 所跪在地上
用手 掏，几经折 腾，下水管道终于打通 了。当 人
们找老钟 道谢时，却 怎 么 也找不 见他的 身 影了 。

初一，老钟加 了 一天班正 朝 家 走，一个人跑
过来，急 急 火火说 家 里 发 水 了 ！这 人 家 在 二
楼，从 便 池 溢 出 的 粪便 臭水，从屋 子一直 沿 着 走
廊楼 浇下来。他进 屋 一 看，年 货 满 桌满案，满
屋了 臭气熏 天，老钟 转 身 钻进厕 所，将 袖 子 一
卷，就掏 了 起来。便 池 里 积满 了 杂物，不 管 他手
怎么 伸，下 边 还是 够不 着，他只好跑 到 一 楼 厕
所，站 在 凳子 上 仰起 头卸 拐 弯处 的 接 头。一不

小心，上 边的臭水脏物
“ 哗啦”劈头盖脑 冲 下
来，弄得他满头满 身 粪
便。主人很难 为 情，可
老钟毫不 在 意 地 说 ：

“ 没啥，常有的事，快
打扫 卫 生 准 备 过 年
吧。”

污水 里 捞 钱 。
车间 里 包 了 场 电

影，老钟吃完饭想早点
去，可 当 他走到大 门 口 ，
看见 那儿站 了 好 几 个
人，一个三十来岁 的 女
工，正一把鼻涕一把泪
给大家说，她上厕所时
不小 心将刚 发 的 工资掉

进了便 池，被水冲进了下水道，老钟 听后，立即
跳进 不远处一个污 水井 里去 打 捞 。

正是 盛 夏，老钟在又臭 又 窄的 污 水 井 里 ，
一会用 手摸，一会用 竹 筐 捞，一会在上水 捞，一
会又跑到下水井找。沿 着 水流的去 向，从这个
井上 来 ，又跳进 那个井 ，一 身 汗 水，一身脏臭。整
整折腾 了 好几个小时，终于打捞出 四十多 元钱 。
他至今还不知道那位女 工姓甚名 谁 。

老钟 已年过半 百，身 体 也 不大好，可 他仍 象
上紧 了 发 条的 钟，一刻不停地走。他每 天都有 新
的故事……　（摄 影 刘 芸　刘 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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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飞 版 画 选 登
西安 飞 机制 造 公 司 有 一 支 扎根现 实 生 活 土 壤 的 美 术 队伍——

西飞版 画 组。该 组 建立 三 十 余 年 来 ，创 作 了 大 量 反映航空 工 业 战
线广 大 职 工 沸 腾 生 活 的 作 品 ，从 内 容 到 形 式都 给 人 以 清 新 、健
康、朴 实 、亲 切 之 感。最近，在 省 美 术 家 画 廊 举 办 的 《西 飞版 画
展》颇 得 各 届 好 评 ，现选 刊 几 幅，以 飨 读 者。——编者


